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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古籍整理学术交流之我见我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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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 年 4 月下旬, 海峡两岸古籍整理学

术研讨会在台北市“国家图书馆”国际会议厅

举行。受该馆馆长兼汉学研究中心主任曾济

群先生之邀, 来自祖国大陆高校古籍整理研

究和图书馆界的学者 27 人和台湾学者二百

多人共济一堂, 共同探讨五千年文明传统的

中华文化之根源、总流, 其意义非同凡响。它

标志着海峡两岸的交流在直接、双向的基础

上, 朝着新领域、深层次、高品位的方向发展。

近年来, 两岸文教界的往来一直不断, 如

教育、科学、技术, 乃至体育、演艺、影视、文

物、书画、新闻、出版等各界的互访、互谈、互

展、互演络绎不绝。此次我作为来自吉林省图

书馆的与会者, 与访问过祖国大陆的台湾朋

友和同行及新老朋友们相会、重聚, 可谓机会

难得。会外参观、访问了 10 多所重要的文教

单位, 包括主要的高校、科研、文博机构及其

图书馆 (或图书馆学系、研究所) 和公共图书

馆, 也有机会在台北市的街头巷尾同市民们

攀谈⋯⋯所见所闻, 勾起万缕情思, 印象十分

深刻。

我们同台湾朋友在语言交流上息息相

通。我这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 多年来人际接

触面较广, 对各地方言的接受能力算是较强

的, 即使如此, 每到南方一些省市办事, 包括

这次转机时在香港的几天停留, 仍然深感语

言交流中的障碍。而在台湾, 从餐厅的小姐到

管理客房的先生, 从大学的教授、学生、图书

馆的同行, 到书局、商店、摊床的经销者, 都能

用流利的“国语”(普通话)同我相沟通。一直

负责安排我们日程的汉学研究中心资料组组

长刘显叔先生, 年纪与我相仿, 他同我谈起中

华古籍的辉煌和北京街头的风味小吃, 以及

到长城、颐和园、黄山、苏州园林旅游时的感

受, 滔滔不绝, 如数家珍, 他在言谈话语中不

时流露出来的“北京味”, 连我这个曾经在北

京生活过四年的吉林人也望尘莫及。对于这

种人文环境和语言环境, 有位和我同来台北

的教授真诚地说:“咱们坐在这个会议厅里开

学术讨论会, 真的就像同样的会在北方某所

大学里召开!”

台湾的文字也同大陆息息相通, 只是仍

用着繁体字, 对我们这些赴会者并不陌生。共

同的语言文字, 表示着对本民族的文化积淀、

传统文明、思维方式、人种素质等等的一致认

同。我们在台北没有语言的障碍, 没有文化的

隔膜, 人与人之间同祖同宗同文, 两岸同胞通

过语言、心灵与学术之交流, 更加相互理解和

接受, 使彼此那种血浓于水的同胞亲情更加

紧密和浓厚。

如果说现代汉语、白话文未因两岸隔绝

多年而仍然是大家通用的语言交际工具,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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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那么, 自清

末民初、并上溯到遥远的古代, 我们的先人使

用的古代汉语、文言文, 仍然成为两岸学者在

耗竭心力地去发掘、整理、研讨的共同课题,

这说明大家都确认这是同根同源, 且根基深

厚, 源远流长的同一民族的事实。在短短 3 天

的大会交流期间, 我认真听取了 30 多位学者

将其多年的研究成果浓缩成 15 分钟的发言,

以及围绕着论题的自由提问与辩论, 对每篇

书面文章, 我也忙里抽暇悉心过目。作者们或

训诂、传注、疏证、集释、校勘、补正、辑佚、考

证; 或对某部国学经典钩沉发微、竭精殚智,

以纵览今古、横较东西的气度, 透视中华民族

文化心理的结构, 追寻我们民族精神生命之

源; 或就本人及其周围的学者群数十年间古

籍整理研究问题进行历史性回顾和前瞻性构

画, ⋯⋯每位作者、每篇论文都将我带入一个

广阔而深邃的领域, 使我对作者的国学根底、

他们非凡的智慧与才华、含辛茹苦的劳动油

然生敬。我没有能力对这些成果的内容、价值

一一论评, 因为这批优秀成果只要集中起来,

就是一部以宽广的文化视野与兼收并蓄的胸

怀而构成的精品、巨著。

一个民族的古典文化, 代表着一个民族

的智慧才识, 传统文明; 一代学者的治学精神

与心态, 折射着一个民族的理性之光、未来之

路。炎黄子孙若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必须

对世代相传的古籍持续地进行整理、研究和

传播。传统学术的积淀与发扬, 还必须同现代

化的信息技术手段相结合。两岸古籍整理问

题的这次合作, 也为中华古籍的现代化利用

奠定了契机。我感到在现代化技术应用方面,

台湾同行们走在了前面。曾济群馆长的《国家

图书馆发展自动化的现况》、台北市“故宫博

物院”宋兆霖教授的《台湾地区所藏文献档案

的自动化的探讨》、东吴大学中文系陈郁夫教

授的《古籍数位化文献在学术研究上的应

用》、台湾“中央研究院”李真德、陈弱水两位

教授的《中研院史语所汉籍全文资料库介绍》

等, 都为古代汉字信息的输入和识读提供了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成果。祖国大陆方面于

80 年代始, 加强了古籍整理的统一领导, 统

一规划, 在 18 所重点大学设置古籍研究所,

推出了一批批学术成果, 培育了一批批专业

人才。台湾方面老一代学者不乏大家, 所藏文

献独有特色, 青年学生国文功底普遍较好, 传

统继承性也较强, 但我认为还缺乏统一管理

与计划, 多属个人钻研, 古籍成果不够彰显,

在传播与普及上比起大陆来, 似较封闭。至于

古籍文献资源, 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均以大陆

为丰富, 但台湾的文献价值也不容忽视, 藏有

许多大陆所缺的精品, 今后两岸更需加强联

系、互相合作, 取长补短, 联合起来, 以期资源

共享, 这已为与会者所共识。事实上, 近年来

两岸学术界、出版界, 亦包括古籍整理界通力

合作而出精品的事例很多, 最近大陆外语教

学与研究出版社和台湾建宏出版社联合出版

的一部《英汉多功能词典》就受到读者的好评

欢迎。台湾大学胡述兆教授和我联合主编, 并

由台湾汉美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的近 600 万字

的大型学术性工具书《中国地方志总目提

要》, 也是双方学者合作整理古籍文献的新成

果。

岁月匆匆, 转眼间结束台湾之行一年有

余。每当回忆、反思这段经历, 都使我想起英

籍华裔女作家潘翎说过的一句话: 中华民族

有着鱼一样渊源回流的传统本能。古籍文献,

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基底和渊源。我在台

湾参加的学术研讨会, 其重大而深远的主题,

就是我们的民族回流传统本能的显示与发

挥。此次去台, 我们有幸见到了陈立夫先生,

他以 97 岁高龄与会并致开幕词, 他说:“中华

文化博大精深, 而中国古籍正是我们祖先珍

贵的文化遗产, 属于每个中国人, 不论我们身

处何地, 文化的根永远将我们连结在一起, 古

籍里的字句不断牵动我们的思想和感情。”这

一硬朗有力的声音, 出自经历了整整近一个

世纪岁月沧桑的老人之口, 使这次会议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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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览前踪　鉴往开来
——读《中国图书馆年鉴》随笔

　　当我捧着刚刚问世的《中国图书馆年鉴》

时, 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一下子买了 10 本,

发给馆内各部门, 让大家去看、去读、去学。

《中国图书馆年鉴》(1996) , 在全国广大

图书馆人和有关读者的热切期盼中, 在漫长

的等待中, 千呼万唤始出来, 这无疑是图书馆

界的一件喜事盛事。

改革开放近 20 年来, 中国相继出版了

1100 多种各类年鉴。图书馆工作者整天摆弄

图书, 却见不到本行业的年鉴, 这不能不说是

一件憾事, 作为图书馆人心里难以平静。1986

年, 1990 年, 直到 1994 年经过三起两落后,

才横下一条心, 历时 3 年终于大器晚成 ,《中

国图书馆年鉴》在世纪之交诞生了, 可见其问

世历程何等艰辛。

谁人不知, 图书馆界办点事不易, 当前又

无“图书馆法”可依,《中国图书馆年鉴》的编

撰, 应属政府行为, 学会行为, 还是属于个人

行为, 谁也说不清楚。编不编, 出不出全凭图

书馆工作者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哪个不知, 当

前出书一靠心血, 二靠资金。正如年鉴的两位

主编前言中所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出版

这样一部大部头工具书, 是需要相当经费的。

在国家和行业都不很富裕的今天, 我们没有

向国家和有关部门提出经费问题, 可以说是

白手起家, 艰苦奋斗⋯⋯这部年鉴方得以问

世。”在经济急速转轨中,“白手起家”这个词,

当今很少被提及, 二位学者使用了它, 这里透

着无奈, 透着酸楚。

多么可贵的知识分子, 多么可敬的学者,

他们的事业心何等执着, 责任心何等强烈。试

想如果有一闪念的动摇, 其创意就可能付之

东流, 其出书又将成为第三次落地的泡影。但

他们想到了数以万计的图书馆同仁, 想到了

数不清的读者正翘首以待, 于是横下心来去

拼去搏, 说一万不如干一件, 他们成功了。图

书馆人将永远铭记那些为《中国图书馆年鉴》

付出心血的有识之士, 他们功不可没。

这部《中国图书馆年鉴》(1996)是建国以

来首部图书馆专业年鉴。万事开头难, 该年鉴

时间跨度大, 收录了 1990～ 1995 年间我国图

书馆界的各种信息, 分别由“特载”、“专文”、

“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工作与研究”、“图书

馆学教育”、“国际交流”、“海峡两岸学术交

流”、“人物”、法规文献”、“统计资料”、“大事

记”、“名录”、“附录”及“索引”14 部分组成。

是一部集资料性、学术性、知识性、可读性于

一体的图书馆权威性工具书。它也是一种高

密度、高容量、高效能的跨越 6 个年头纳汇百

川的知识载体。其内容翔实, 资料齐备, 客观

神得到进一步升华。陈立夫先生的这种感悟,

更值得我们悠悠地、永远地回味。

金恩辉　吉林省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 北京大

学信息管理系和吉林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通讯地

址: 长春市新民大街 12 号吉林省图书馆, 邮编

13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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